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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玫瑰花为传统的药食两用中药， 在我国使用历史悠久， 具有较高的药用食疗价值， 同时具有观赏和经济价值。
有关玫瑰花的提取工艺、 化学成分、 生物活性等现代研究报道较多， 但对其传统应用研究较少。 本文通过系统查阅中

国古代文献资料、 医药典籍和现代著作， 对玫瑰花的名称、 基原植物、 产地、 性味归经与功效、 传统用法进行考证，
以期为玫瑰花的产品开发提供一定参考。 经考证， 玫瑰花古代本草中关于玫瑰花名称、 原植物形态等的记载与现今本

草著作有所出入， 直至明清时期玫瑰花用于药用， 与现今药用玫瑰花性味、 功效相同， 性温， 味甘、 微苦， 具有柔肝

和血的功效。 现今玫瑰花全国各地均有分布。 关于玫瑰花的食用方法古今记载较为丰富， 在古代可做玫瑰油、 蜜饯玫

瑰、 香囊、 扇坠等； 现代也多有香水、 玫瑰鲜花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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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玫瑰花为蔷薇科蔷薇属植物玫瑰 Ｒｏｓａ ｒｕｇｏｓａ
Ｔｈｕｎｂ． 的干燥花蕾［１］， 原产我国华北以及日本、
朝鲜， 我国各地均有栽培。 玫瑰花味甘、 微苦， 性

温， 归肝、 脾经。 具有行气解郁、 和血、 止痛之功

效， 用于治疗肝胃气痛， 食少呕恶， 月经不调， 跌

扑伤痛［２］。 玫瑰花在中药领域研究较广， 不仅具

有较高的药用和食疗价值， 同时具有一定经济价

值， 被广泛应用于食品、 化妆品等领域。 近年来，
国内学者对于玫瑰花精油及其化学成分的关注最

多［３⁃４］， 其次是玫瑰花提取工艺［５⁃７］ 与真伪鉴别［８］，
文献研究与临床应用研究尚少。 在文献研究方面，

近 １６ 年来仅有马俊， 李明等［９⁃１０］ 对中药玫瑰花进

行本草考证。 在国外学术界， 亚欧国家土耳其与欧

洲国家， 尤其是保加利亚等， 对玫瑰花关注较密

切， 研究主题集中在对于玫瑰花精油及其化学成分

抗菌、 抗肿瘤、 抗糖等作用的研究［１１⁃１２］。 因此，
目前关于玫瑰花名称混用、 别名、 基原、 产地、 性

味功效、 传统用法方面系统的考证相当有限。 本文

通过系统查阅古今本草著作、 方书、 方志等文献资

料， 对玫瑰花的名称、 基原植物、 产地、 性味归经

与功效、 传统用法进行详细考证， 以期为其临床应

用、 开发与利用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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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名称考证

在我国早期文献记载中， 玫瑰一词是用来形容

玉石之美润。 《说文解字》 ［１３］ 云： “玫， 火齐玫瑰

也。 一曰石之美者。 瑰， 玫瑰也。 一曰圓好珠

也。” 《诗经·渭阳》 ［１４］ 曰： “何以赠之？ 琼瑰玉

佩”， 这里 “瑰” 是指美玉。 “缀以珠玉， 饰以玫

瑰” 出自 《韩非子·买椟还珠》 ［１５］， 是最早把

“玫瑰” 合用的记载。 汉代 《子虚赋》 曰： “赤玉

玫瑰、 琳珉昆吾”， 《上林赋》 曰： “玫瑰、 碧琳、
珊瑚丛生”， 此时玫瑰还是指美玉。 而最早将 “玫
瑰” 一词用于植物的是晋代 《西京杂记》 ［１６］， “乐
游苑自生玫瑰树， 树下多苜蓿”。 但此处中描述的

玫瑰树并非现今的玫瑰花， 只是用来形容像 “玫
瑰” 美玉的树木， 魏晋南北朝时期， “玫瑰” 仍用

作珠玉之名， 《魏书》 ［１７］ 记载： “和平二年秋， 诏

中尚方作黄金合盘……镂以白银， 钿以玫瑰。”
直至唐代， “玫瑰” 作为一种花卉的名称， 被

文人墨客咏颂， 《草词毕遇芍药初开》 曰： “菡萏

泥连萼， 玫瑰刺绕枝。” 此处描述的玫瑰是有刺

的， 也出现了关于玫瑰花习性、 色泽、 栽培情况的

记载。 《司直廵官无诸移到玫瑰花》 云： “芳菲移

自越王台， 最似蔷薇好并栽。 秾艳尽怜胜彩绘， 嘉

名谁赠作玫瑰……” 诗中涉及到玫瑰的产地、 移

植、 习性、 色泽、 命名等情况。 此时出现的玫瑰一

名与现在的传统玫瑰相同， 指的是蔷薇科植物

玫瑰。
到宋代以后玫瑰花还有徘徊花、 离娘草、 女儿

花等别名。 宋代 《太平广记》 ［１８］ 曰： “玫瑰花、 蔷

薇紫艳馥郁， 宋时宫院多采之， 杂脑麝以为香囊，

芬氲袅袅不绝， 故又名徘徊花。” 明代 《群芳

谱》 ［１９］中记载 “玫瑰， 一名徘徊草”， “徘徊” 在

古汉语中为叠韵连绵词， 上古音 “徘” 属并母微

部， “徊” 属匣母微部， 韵部相同， 常用来模拟来

回移动的动态， 如 《楚辞·九章》记载的 “步徙倚

而遥思兮， 怊惝怳而乖怀” 中的 “徙倚” 与 “徘
徊” 义近。 玫瑰枝条多刺， 采摘时需 “徘徊” 试

探， 动作与词的音韵模拟形成呼应， 可能通过

“音义关联” 固化为名称。 部分北方方言中 “徘”
“瑰” 发音相近， 如冀鲁官话中 “瑰” 读 ［ｋｕａｉ］，
与 “徊” ［ｈｕａｉ］ 韵尾一致， 可能存在方言中 “玫
瑰” 与 “徘徊” 的音转现象， 因发音相近而借用

“徘徊” 的动态意象命名。 明代 《汝南圃史·卷

七》 ［２０］记载： “唯此花嫩条新发， 勿令久存， 即移

栽别地， 则种多茂故， 又谓之 ‘离娘草’。” 清代

《花佣月令》 ［２１］ 记载： “最忌人溺， 浇之即萎， 俗

云女儿花怕羞， 因此”， “离娘” 可能是方言中

“利娘” “疗娘” 的音转。 古代民间认为这类植物

可治疗妇女产后疾病 （ “利” “疗” 均含 “治疗”
义）。 在方言传承中， “利” “疗” 与 “离” 因声

母相近而误读， 逐渐演变为 “离娘”。 在婚嫁民俗

中， “离娘” 暗含女儿出嫁离开娘家的隐喻， 植物

名称被赋予情感符号意义。 部分方言中 “草” 与

“嫂” “早” 音近 （如闽方言 “草” 读 ［ ｔｓ ‘ａｕ］，
与 “早” 同音）， 可能通过谐音强化 “早日平安”
的祝福， 使 “离娘草” 的名称兼具语音关联与民

俗功能。 此外， 玫瑰花还有玉蕊、 紫玉等别称， 见

表 １。

表 １　 玫瑰别称

朝代 名称 文献来源 文字描述
唐 玉蕊 《蔷薇二首》 万倍馨香胜玉蕊，一生颜色笑西施
宋 刺客 《西溪丛语·卷上》 ［２２］ 玫瑰为刺客，月季为痴客
明 徘徊草 《群芳谱》 ［１９］ 玫瑰，一名徘徊草
明 离娘草 《汝南圃史·卷七》 ［２０］ 唯此花嫩条新发，勿令久存，即移栽别地，则种多茂故，又谓之‘离娘草’
明 回怀 《正字通》 ［２３］ 玫瑰，又回怀
明 紫玉 《折枝花卷》 带得名花种，香生紫玉环
明 梅桂 《汝南圃史·卷七》 ［２０］ 玫瑰……今人呼为‘梅桂’
清 女儿花 《花佣月令》 ［２２］ 最忌人溺，浇之即萎，俗云女儿花怕羞
清 （香）刺梅 《道光济南府志·卷十三》 ［２４］ 玫瑰，俗名香刺梅
清 （山）刺玫 《（康熙）盛京通志·卷二十一》 ［２５］ 玫瑰花有红、黄、粉、白诸色，俗呼为刺玫，又有一种结子可食者，名山刺玫

现代 赤蔷薇 《现代实用中药》 ［２６］ 异名赤蔷薇
现代 笔头花、湖花 《浙江中药手册》 ［２７］ 红玫瑰，笔头花（杭州），湖花（嘉兴）

　 　 最早出现玫瑰之名的本草著作是明代 《食物

本草》 ［２８］， 记载： “玫瑰， 花味甘， 微苦、 温无

毒， 主利肺脾， 益肝胆， 辟邪气， 食之芳香甘美，
令人神爽。” 清代 《本草纲目拾遗》 ［２９］ 云： “茎有

刺， 叶如月季而多锯齿， 高者三四尺”； 《百草镜》
曰： “玫瑰花， 立夏前， 采含苞未放者……色香性

温， 味甘微苦， 入脾肝经， 和血行血， 理气治

风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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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在地方本草中也标注了玫瑰的别称， 如

《现代实用中药》 记载玫瑰也称赤蔷薇， 《浙江中

药手册》 称玫瑰为笔头花、 湖花。 但大多情况下

还是将蔷薇科植物玫瑰 Ｒｏｓａ ｒｕｇｏｓａ Ｔｈｕｎｂ． 称为玫

瑰， 其干燥花蕾为重要的药食两用的药材。
２　 基原考证

古籍中关于玫瑰植物形态的描述较多， 但是留

有图画描述的文献较少。 蔷薇科植物形态多有相似

之处， 仅凭文字描述前人所述玫瑰或为蔷薇科其他

易混植物。 唐代 《酉阳杂俎》 记载： “洛中鬻花木

者言 ‘嵩山深处有碧花玫瑰， 而今亡’。” 宋代

《剪玫瑰寄晦之仍书此为戏》 曰： “蔷薇赭赤未足

爱， 玫瑰莹白花草魁。” 此时出现白色玫瑰花， 但

此玫瑰是否与现今玫瑰相同有待进一步考证。 元代

《敬斋古今黈·卷七》 ［３０］ 记载： “今则以黄者为蔷

薇， 红紫者为玫瑰云”， 此处所称玫瑰或为另外一

种植物。 本文考证大量明清以前的古籍中关于玫瑰

的描述发现明清以前玫瑰的原植物或许与现今玫瑰

并非一物。 甚至明清时期也出现同名异物现像， 如

清代 《中外农学合编·卷八林类植物》 ［３１］ 称 “玫
瑰处处有之， 惟江南独盛而黄色玫瑰则不然”。 王

琛瑶等［３２］考证认为， 清代高士奇称黄色的玫瑰花

就是北京的 “刺蘼花” （野蔷薇 Ｒｏｓａ ｍｕｌｔｉｆｌｏｒａ
Ｔｈｕｎｂ．）， 长江以南不能种植。

清代部分文献对于玫瑰记载与现今玫瑰形态特

征相同较。 《本草纲目拾遗》 ［２９］ 对药用玫瑰形态记

载为 “玫瑰花， 茎有刺， 叶如月季而多锯齿， 高

者三四尺， 其花色紫， 入药用花瓣”， 茎高为三四

尺， 约等于现代的 １００～１３３ ｃｍ， 符合玫瑰茎高 １～
２ ｍ 的范围； 叶为 “如月季而多锯齿”， 即小叶 ５～
７ 片， 锯齿密度 ３ ～ ４ 个 ／ ｃｍ， 介于月季与玫瑰之

间， 但 “多锯齿” 更接近玫瑰； 花为 “色紫， 单

瓣， 入药用花瓣， 未提重瓣”， 对应花径 ５ ～ ８ ｃｍ，
单瓣 ５ 片， 符合玫瑰原生种特征。 《群芳谱》 ［１９］ 记

载： “灌生细叶多刺类蔷薇， 茎短花亦类蔷薇， 色

淡紫者蒂黄蕊瓣， 白娇紫色芬馥有香有色， 燕中有

黄花者稍小于紫， 嵩山深处有碧色者。” 此处记载

玫瑰有多种颜色。 《食物本草》 ［２８］记载： “玫瑰……
茎高二三尺， 极利秽污灌溉， 宿根自生。 春时抽

条， 枝干多刺。 叶小似蔷薇叶， 边多锯齿， 四月开

花， 大者如盎， 小者如杯， 色若胭脂”， 对玫瑰生

长期进行记载。 《清稗类钞·植物类》 ［３３］称其 “高
二三尺， 有刺， 叶为羽状复叶， 作椭圆形， 绝类蔷

薇， 惟茎较短。 花紫， 萼绿， 亦有白芯， 花托为台

状， 外生密刺， 香气清烈”， 此处已经将蔷薇与玫

瑰进行简要区分。 清代 《黑龙江志稿》 ［３４］ 记载玫

瑰花 “开者花皆单瓣， 色红， 子赤”， 其描述的玫

瑰应为药用单瓣玫瑰。
清代 《花木小志》 ［３５］记载： “枝条与木香、 蔷

薇相似， 花比蔷薇、 木香较大。 花多紫色、 白色，
其黄色者为最。 又有碧色者， 未及见。” 可见玫瑰

与月季、 蔷薇多有相似之处。 表 ２ 列举了玫瑰、 月

季、 蔷薇植物形态差异。

表 ２　 玫瑰、 月季、 蔷薇形态对比

植物名 枝干 叶片 花朵 果实
玫瑰 粗壮，较为直立。 茎枝上有针状硬刺。

茎一般为黑色

小叶 ５～９ 片 多单生，花茎与蔷薇花大致相

同。 夏季开花一次

扁圆体

月季 茎刺较大，一般有钩，新枝紫红色 小叶一般 ３～５ 片 单花，花柄长，且四季开花不败 圆球体

蔷薇 较长，枝条蔓生或攀援 小叶 ５～９ 片，叶边缘有锯齿 常 ６～７ 朵簇生，花有白、粉色 圆球体

　 　 《现代实用中药》 ［２６］ 记载： “蔷薇科， 小灌

木， 茎高三四尺， 密生小刺， 叶为奇数羽状复叶，
小叶椭圆形， 有毛， 叶柄基部着生托叶， 夏日开

花， 单瓣， 深红色， 栽培品， 亦有白色， 花供药

用。” 目前市场上的玫瑰多为平阴玫瑰和苦水玫

瑰， 平阴玫瑰中 ８０％ 左右为丰花玫瑰［３６］。 现代玫

瑰栽培产区较多， 品种资源差异较大， 但是原植物

基原多为玫瑰， 由于市场需要， 玫瑰的变种和杂交

品种较多， 表 ３ 列举了部分国产玫瑰品种及其药材

形态。
表 ３　 国产玫瑰品种及药材形态

产地 品种 药材形态 文献

甘肃 苦水玫瑰 直径 ０􀆰 ５～１􀆰 ２ ｃｍ，紫红色，味微苦涩 ［３７］
山东 丰花一号 直径 １􀆰 ３～１􀆰 ５ ｃｍ，高 ２􀆰 ５～３􀆰 ０ ｃｍ，玫红色 ［３８］
山东 紫枝玫瑰 直径 １􀆰 ２～１􀆰 ５ ｃｍ，高 ２􀆰 １～２􀆰 ７ ｃｍ，紫红色或鲜红色 ［３８］
山东 单县玫瑰 直径 １􀆰 ３～１􀆰 ５ ｃｍ，高 ２􀆰 ５～３􀆰 ０ ｃｍ，红色或紫红色 ［３８］
山东 定陶大红花 直径 １􀆰 ２～１􀆰 ７ ｃｍ，高 ２􀆰 ３～３􀆰 ２ ｃｍ，紫红色 ［３８］
山东 传统玫瑰 直径 １􀆰 ２～１􀆰 ５ ｃｍ，高 ２􀆰 ４～２􀆰 ７ ｃｍ，大红色或紫红色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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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产地考证

宋代 《赤城志》 《三山志》 《重修毗陵志》 等

地方志均有关于玫瑰的记载， 可见在宋代在浙江、
福建、 江苏等沿海地区有玫瑰原生种。 查阅元代地

方志后发现， 《镇江志》 《四明志》 也有关于玫瑰

的地方植物记载， 此时玫瑰也多分布于东南沿海地

区。 明代 《草花谱》 ［３９］ 记载： “玫瑰花出燕中。”
《群芳谱》 ［１９］ 中记载： “玫瑰……燕中有黄花者……
嵩山深处， 有碧色者。” 《食物本草》 ［２８］ 记载： “玫
瑰， 处处有之， 江南尤多。” 《花镜》 ［４０］ 记载： “玫
瑰， 处处有之， 惟江南独盛。” 明代 《顺天府志》
记载北京也产玫瑰。 清代 《甘肃通志》 ［４１］ 也曾记

载： “玫瑰花出兰州。” 清代 《平阴县志》 中有玫

瑰产地的记载， 其分布范围北可达黑龙江 （ 《黑龙

江志稿》 ）、 吉林 （ 《吉林通志》 ）， 西可至四川

（ 《雅州府志》 ）、 甘肃 （ 《甘肃通志》 ）， 南至云

南 （ 《云南通志》 ）、 广东 （ 《广州府志》 ）， 东达

上海 （ 《嘉定县志》 ）。 玫瑰原生种喜温凉气候，
适宜年均温 １０ ～ １５ ℃， 宋代至明代， 中国气候经

历 “中世纪暖期” 到 “小冰期” 的转变。 宋代暖期

（１０ 至 １３ 世纪）， 东南沿海气温较高， 适合原生种

生长， 故产区集中于江浙闽； 明代小冰期 （１５ 至

１７ 世纪）， 北方气温下降但仍在玫瑰耐受范围内，
且人工栽培技术提升， 推动 “燕中” （北京） 等北

方产区出现， 《草花谱》 ［３９］ 记载 “玫瑰花出燕中”
可佐证。 清代平阴、 苦水等地成为主产区， 与当地

“沙壤土、 降水适中” （平阴年均降水量为 ６００
ｍｍ， 苦水为 ４００ ｍｍ） 的环境密切相关， 而东南沿

海因多雨易导致玫瑰根腐病， 逐渐从 “原生区”
转为 “次要栽培区”。

现代文献记载， 野生玫瑰花原产于中国北部，
在朝鲜、 日本、 俄罗斯远东亦有分布。 目前仅辽东

和吉林有少量分布， 栽培品种广布全国， 最出名产

地为山东平阴、 甘肃苦水、 北京妙峰山等。 史书记

载玫瑰花在山东平阴的集中栽培始于汉朝， 距今已

有两千多年历史， 且多为重瓣玫瑰， 是我国传统玫

瑰的一个品种［４２］。 而甘肃苦水玫瑰有二百多年的

栽培历史， 是由钝叶蔷薇和玫瑰杂交培育的， 主要

栽培地甘肃永登县是全国最大的药用食用玫瑰种植

基地， ２０１９ 年年产量 ２５ ０００ ｔ［４３］。 北京市门头沟

区妙峰山地区生产红玫瑰已有五百多年历史， 主要

用于提炼玫瑰精油［４４］。
４　 性味归经与功效考证

玫瑰花作为药品， 最早见于明代 《食物本

草》 ［２８］， 称其 “主利肺脾， 益肝胆， 辟邪恶之气，
食之芳香甘美， 令人神爽”。 《本草正义》 ［４５］ 记载：
“玫瑰花， 香气最浓， 清而不浊， 和而不猛， 柔肝

醒胃， 流气活血宣通室滞而绝无辛温刚燥之弊， 断

推气分药之中， 最有捷效而最为驯良者， 芳香诸品

殆无其匹。” 清代 《临证指南医案》 中， 叶天士治

疗 “肝胃气痛” 时， 常以玫瑰花 ３～ ５ ｇ 配伍香附、
郁金， 描述其 “芳香轻扬， 疏肝而不耗气”， 与

《本草正义》 记载的 “柔肝醒胃” 相呼应。 案中患

者多表现为胁肋胀闷、 嗳气吞酸， 印证玫瑰花

“行气解郁” 针对的是 “气滞为主、 兼夹血淤” 的

病机。 清代 《续名医类案》 记载， 治疗 “产后乳

痈初起” 时， 可用玫瑰花 ６ ｇ 煎服， 配合外敷， 称

其 “活血而不破血， 消肿而不峻猛”， 与 《本草纲

目拾遗》 记载的 “治乳痈、 肿毒初起” 的功效吻

合， 且体现 “温性” 在寒性痈肿初期的温和作用。
明代 《外科正宗》 记载瘟疫流行时， 以玫瑰花煮

水熏蒸房间， 或取其露剂滴鼻， 称 “芳香之气能

辟邪恶”， 补充了 《食物本草》 “辟邪恶之气” 的

实际应用———不仅是内服， 还通过气味发挥防疫作

用， 体现 “温性” 与 “芳香” 的协同效应。 ２０２５
年版 《中国药典》 记载玫瑰花， 甘、 微苦， 温。
归肝、 脾经。 行气解郁， 和血， 止痛。 最为著名的

方剂有疏肝理气丸、 加味逍遥丸等。 现代以来玫瑰

花产品也逐步增多， 如山东平阴的玫瑰阿胶膏等。
剂量是药物功效的 “量化表达”， 玫瑰花的用量从

明清到现代的变化， 反映其临床定位的调整。 明清

时期的方剂中玫瑰花多为 “辅助药”， 剂量较轻

（３～６ ｇ）。 如 《随息居饮食谱》 记载其功效为调中

活血， 玫瑰花与当归、 白芍配伍， 用量仅为当归的

１ ／ ３ （当归 ９ ｇ， 玫瑰花 ３ ｇ）， 体现其 “行气佐使”
的定位； 而治疗乳癖时， 虽需加强理气， 用量也不

超过 ６ ｇ， 因 “香而不散”， 过量恐扰动气血。
随着现代提取技术的发展， 玫瑰花在成药中的

剂量有所增加。 如疏肝理气丸中， 玫瑰花用量达

１０～１５ ｇ， 为君药， 且常与柴胡、 白芍配伍， 强化

疏肝解郁的功效； 而玫瑰阿胶膏等保健品中， 因兼

顾滋补， 用量多为 ５ ～ ８ ｇ， 保持温和行气的特性。
明清时期玫瑰使用以小剂量 （３ ～ ６ ｇ 为主，） 对应

甘平为主、 微温为辅， 适合日常调理； 现代治疗剂

量为 １０～１５ ｇ， 则凸显 “温性” 的主动理气作用，
印证 《药性考》 记载的 “行气破瘀” 需适当增量

的实践逻辑。 表 ４ 列举了历代本草对玫瑰花的性味

及功效的认识。 历代本草对玫瑰花的性味归经和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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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主治与现今一致。 中医认为玫瑰花芳香理气， 现

代研究发现其含丰富的挥发油。 这些成分通过嗅觉

神经传导影响中枢神经系统［４６］。 玫瑰花和血功效

的物质基础包括没食子酸、 鞣花酸、 槲皮素、 山柰

酚， 没食子酸可抑制血小板过度聚集， 调节凝血功

能对应 “活血而不破血” 的温和特性［４７］， 以及传

统 “辟邪恶之气” 的防疫作用。 玫瑰花的抗氧化活

性与其多酚类成分清除自由基， 抑制微生物繁殖有

关， 与明代 “熏蒸防疫” 的用法形成物质层面的

呼应［４８］。
表 ４　 本草著作中玫瑰花的性味及功效

年代 著作 性味归经 功效主治

明 《食物本草》 ［２８］ 味甘、微苦，温，无毒 主利肺脾，益肝胆，辟邪恶之气。 食之芳香甘美，令人神爽

清 《本草纲目拾遗》 ［２９］ 入脾、肝经 和血行气，理气，治风痹、噤口痢、乳痈、肿毒初起、肝胃气痛

清 《随息居饮食谱》 ［４９］ 甘、辛、温 调中活血，舒郁结，辟秽和肝……可消乳癖

清 《本草害利》 ［５０］ 甘、苦、平，香而不散；色紫入肝 能引血中之气

清 《药性考》 ［５１］ 性温 行气破击，损伤淤痛

清 《本草再新》 ［５２］ 入肝脾二经 舒肝胆之郁气，健脾降火

清 《本草正义》 ［４５］ 入脾、肝经 柔肝醒胃，流气活血

清 《本草分经》 ［５３］ 肝经 气味甘平，香而不散，肝病用之多效，蒸露尤佳

现代 《现代实用中药》 ［２６］ 甘温微苦，气香无毒 行气解郁，柔肝醒脾，和血理气

５　 传统用法考证

玫瑰的食用历史可追溯到明代， 《草花谱》 ［３９］

中记载： “紫玫瑰， 以糖霜同捣珍藏， 谓之玫瑰

酱。” 《茶谱》 ［５４］ 记载： “木樨、 茉莉、 玫瑰、 蔷

薇……皆可做茶”， 并有玫瑰窨制花茶的详细记

载。 《群芳谱》 ［１９］云： “此花之用最广， 因甚香美，
或作扇坠、 香囊， 或以糖霜同乌梅捣烂名玫瑰

糖。” 《食物本草》 ［２８］ 记载： “玫瑰， 香同兰麝， 人

以捣去苦味， 与糖蜜印成花鸟， 以供点茶佳品。”
《竹屿山房杂部·卷二》 ［５５］ 记载： “玫瑰花， 堪入

酒、 入茶、 入蜜。” 明末 《长物志》 ［５６］ 认为玫瑰香

气浓烈， “实非幽人所宜配”。

到清代， 玫瑰花在餐饮医药、 绘画手工等各个

领域均有渗透， 《随息居饮食谱》 ［４９］ 记载： “蒸露

熏茶， 糖收作馅， 浸油泽发， 烘粉悦颜， 酿酒亦

佳。” 《花镜》 ［４０］记载： “以糖霜同乌梅捣烂， 名玫

瑰酱， 收入瓷瓶内曝光， 经年色香不变， 任用可

也。” 清代 《调鼎集》 ［５７］ 更加丰富地记载了玫瑰花

的食用品种， 还有玫瑰油、 蜜饯玫瑰、 玫瑰卷酥、
玫瑰粉饺、 玫瑰膏、 玫瑰酱等的制作方法。 可见明

清两代， 玫瑰花用处广泛， 除了药用价值外， 玫瑰

因其味甘， 香气浓郁， 可制作糕点、 香囊等。 见

表 ５。

表 ５　 本草著作中玫瑰花的用法

年代 著作 应用

明 《茶谱》 ［５４］ 玫瑰窨制花茶

明 《群芳谱》 ［１９］ 此花之用最广，因甚香美，或作扇坠、香囊，或以糖霜同乌梅捣烂名玫瑰糖

明 《食物本草》 ［２８］ 玫瑰，香同兰麝，人以捣去苦味，与糖蜜印成花鸟，以供点茶佳品

明 《救生苦海》 治吐血玫瑰膏，以花瓣一味，河水熬浓，白糖收膏，不时服

明 《遵生八笺》 ［５８］ 紫玫瑰晾干，加糖霜同捣，作玫瑰酱

清 《随息居饮食谱》 ［４９］ 蒸露熏茶，糖收作馅，浸油泽发，烘粉悦颜，酿酒亦佳

清 《花镜》 ［４０］ 以糖霜同乌梅捣烂，名玫瑰酱，收入瓷瓶内曝光，经年色香不变，任用可也

清 《调鼎集》 ［５７］ 玫瑰油、蜜饯玫瑰、玫瑰卷酥、玫瑰粉饺、玫瑰膏、玫瑰酱

清 《百草镜》 玫瑰花去芯蒂，焙为末，一钱，好酒和服。 可治肿毒初起

清 《本草纲目拾遗》 ［２９］ 玫瑰花七朵，母丁香七粒，无灰酒煎服。 可治乳痈；玫瑰花阴干，冲汤代茶服。 可防治肝胃气痛

清 《饲鹤亭集方》 ［５９］ 玫瑰花蕊三百朵，初开者，去心蒂，新汲水砂銚内煎取浓汁，白冰糖一斤收膏

现代 《泉州本草》 ［６０］ 鲜玫瑰花捣汁，炖冰糖服

　 　 中医认为 “脾喜香恶秽”， 玫瑰花 “甘温芳

香” 的性味可刺激脾之运化功能。 明代 《草花

谱》 ［３９］记载 “玫瑰酱” 以糖霜同捣， 清代 《调鼎

集》 ［５７］衍生出玫瑰卷酥、 粉饺等糕点， 其用法逻辑

在于甜味能 “助脾运化”， 与玫瑰的 “芳香” 协

同， 形成 “甘香醒脾” 的复合功效， 适合 “脾虚

气滞” 导致的纳差、 腹胀， 如清代医案中用玫瑰

酱配小米粥治疗产后食欲不振； 加工时 “捣去苦

味”， 既保留芳香之气， 又避免苦味伤脾， 体现 药

食同源中趋利避害的炮制思想。
玫瑰花清而不浊的香气可通过 “鼻窍入肺、

肺主气司呼吸” 的路径， 作用于全身气机， 如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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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 扇坠的佩戴， 利用香气持续刺激鼻黏膜， 通过

“肺朝百脉” 带动气机流通， 达到 “辟邪恶之气”
的防疫效果， 尤其适合秋冬 “浊气郁滞” 的环境；
蒸露熏茶， 蒸馏所得的玫瑰露 “气更清透”， 能通

过 “清气上升” 作用于头目， 缓解 “肝郁化火”
导致的头痛、 失眠， 印证 “香能通气、 清能降火”
的理论。

玫瑰花 “色紫入肝”， 其香气可 “引血中之

气”， 故无论是 《百草镜》 的 “焙末调酒治肿毒”，
还是 《饲鹤亭集方》 ［５９］ 记载的 “浓汁收膏治乳

痈”， 均遵循 “香可活血、 气行则血行” 的逻

辑———通过芳香之气推动血行， 避免单纯活血药

（如桃仁、 红花） 的峻猛之性， 体现 “理气不伤

血、 活血不耗气” 的特点。
６　 结语

古代本草中关于玫瑰花名称、 原植物形态等的

记载与现今本草著作有所出入， 明代高濂记载燕中

产黄玫瑰， 且黄色的玫瑰花要稍小于紫色玫瑰花。
而 《日下旧闻》 中记载的黄玫瑰不是玫瑰， 而是

“刺梅”。 清代 《中外农学合编·卷八林类植物》记
载： “玫瑰处处有之， 惟江南独盛而黄色玫瑰则不

然。” 经考证， 清代本草记载的黄色的玫瑰花就是

北京的 “刺蘼花”， 长江以南不能种植。 直至明清

时期玫瑰花用于药用， 与现今药用玫瑰花相同。 发

展过程中出现别称、 别名、 地方用名， 但其主流名

称仍为玫瑰花。 而玫瑰花的产地现今存在一定差

异， 古代本草中关于玫瑰花的产地记载主要有

“燕中、 江南” 等地。 现今玫瑰花全国各地均有分

布， 比较著名的产地有山东平阴、 甘肃苦水、 北京

妙峰山等， 山东和北京所产的玫瑰花多为我国传统

重瓣玫瑰， 甘肃苦水玫瑰为蔷薇和玫瑰的杂交品

种， 各地引种要用玫瑰以传统玫瑰为主， 此外云南

等地还引种栽培大马士革玫瑰用于提炼精油。 玫瑰

花有较高的药用价值， 明清本草中关于玫瑰花的记

载为甘、 微苦， 温， 与现代性味相同， 主要功效为

柔肝和血， 与现代相同。 古代本草中关于它的食用

价值记载更为丰富， 在古代被制作成玫瑰油、 蜜饯

玫瑰、 玫瑰卷酥、 玫瑰粉饺、 玫瑰膏、 玫瑰酱等，
同时因为其外观鲜美， 气味芳香， 也被制作为香

囊、 扇坠等。 现代也多有以玫瑰花为原材料的产品，
如香水、 沐浴露、 玫瑰鲜花饼、 玫瑰酱等， 现代研

究表明玫瑰花具有抗氧化、 抑菌、 抗抑郁等活性，
此外玫瑰花也被作为一种园林观赏植物广泛栽培。

玫瑰花是我国传统的名贵中药， 栽培历史悠

久， 具有较高的食用价值和观赏价值。 同时具有悠

久的使用历史， 早在明代就被用来制作花茶， 明清

两代玫瑰花的使用频繁， 且产品种类繁多。 现今对

于玫瑰花的产品开发研究较多， 新型产品也层出不

穷， 但对于玫瑰花的文献研究不足， 在梳理其来源

名称的基础上， 应进一步深入挖掘玫瑰花在古今方

剂中的组方配伍规律及其应用， 以期指导临床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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